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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幾
天
前
，
兩
位
山
東
老
家
的
表
姐
來
香
港
旅
遊
，

參
加
的
是
十
六
七
人
組
成
的
港
澳
團
，
煙
台
深
圳
雙

飛
，
在
港
住
三
宿
，
團
費
低
得
讓
我
驚
出
一
身
汗
：

三
百
元
人
民
幣
。

行
前
，
表
姐
打
電
話
告
我
價
格
，
我
第
一
個
反
應

是﹁
騙
人
。
哪
有
天
上
掉
餡
餅
的
！﹂
表
姐
回
答
，
旅
行

社
說
希
望
大
家
能
買
些
東
西
，
但
不
強
迫
，
她
主
要
是
來

香
港
看
看
我
。
我
只
得
表
示
熱
烈
歡
迎
，
其
他
話
都
咽
回

肚
子
裡
。
兩
位
姐
姐
能
千
里
迢
迢
來
看
我
，
我
高
興
都
來

不
及
呢
！

表
姐
在
港
第
三
天
是﹁
自
由
活
動﹂
時
間
，
我
們
終
於

見
上
了
面
。
剛
一
見
面
，
她
們
便
操
着
濃
厚
鄉
音
，
你
一

言
、
我
一
語
，
向
我
大
吐
苦
水
。

先
說
說
第
一
天
的
經
歷
。
下
午
四
點
多
，
她
們
從
深
圳

機
場
下
飛
機
後
，
過
了
香
港
海
關
已
是
晚
上
，
大
巴
將
旅

行
團
徑
直
拉
到
淺
水
灣
已
是
夜
裡
十
點
多
。
香
港
導
遊
讓

她
們
見
識
了
黑
暗
中
的﹁
賭
王
和
成
龍
大
宅﹂
，
以
及
香

港
最
美
的
海
灘
。
當
然
，
在
這
個
時
段
遊
玩
必
須
想
像
力

豐
富
，
也
要
有
運
動
員
一
樣
健
壯
的
體
魄
。
我
問
住
的
哪

間
酒
店
，
表
姐
說
不
出
地
點
和
名
字
，
只
說
離
第
二
天
購

物
的
商
店
很
近
。

第
二
天
是
香
港
行﹁
高
潮﹂
，
導
遊
全
天
將
她
們
拉
到

六
七
家
專
門
的
商
店
購
物
。
導
遊
是
這
樣
介
紹
的
：﹁
香
港
是
世
界

購
物
天
堂
，
沒
有
什
麼
好
玩
的
、
好
看
的
。
這
裡
的
東
西
沒
有
假

的
，
就
放
心
買
吧
！﹂
表
姐
說
，
她
們
到
過
一
家
據
說
是
某
富
商
女

朋
友
開
的
珠
寶
店
，
翡
翠
珠
寶
應
有
盡
有
。
女
同
胞
聽
說
是
某
富
豪

女
友
的
店
，
購
物
慾
望
大
升
，
每
個
人
都
消
費
了
上
萬
元
。
見
面

時
，
兩
位
表
姐
和
她
們
的
女
伴
脖
子
上
都
掛
上
了﹁
戰
利
品﹂
，
彩

金
項
鏈
金
光
耀
眼
。
表
姐
說
，
還
有
團
友
花
一
萬
多
元
買
了
塊
勞
力

士
表
︵
真
假
你
可
以
猜
到
︶
，
有
一
家
人
不
想
買
東
西
，
最
後
導
遊

一
直﹁
給
臉
色
看﹂
，
只
好
花
了
幾
千
元
才
讓
上
車
。

表
姐
第
二
和
第
三
天
住
的
是
青
衣
的
盛
逸
酒
店
，
說﹁
從
來
沒
有

住
過
那
麼
髒
的
飯
店
，
吃
的
飯
連
豬
食
都
不
如﹂
。
表
姐
都
是
在
農

村
艱
苦
環
境
下
長
大
的
，
不
是
條
件
太
差
，
她
們
不
會
給
出
這
樣
的

評
價
。
但
誰
讓
她
們
報
三
百
元
的
旅
遊
團
呢
？
這
個
價
位
不
住
在
大

街
上
就
不
錯
了
。﹁
貪
小
便
宜
吃
大
虧﹂
嘛
！

當
然
，
這
也
給
了
我
好
好﹁
表
現﹂
一
番
的
機
會
。
第
三
天
一
大

早
，
我
便
帶
表
姐
一
行
上
太
平
山
，
欣
賞
維
港
美
景
；
走
淺
水
灣
，

漫
步
柔
軟
沙
灘
；
遊
赤
柱
，
見
識
卜
公
橋
和
美
利
樓
；
中
午
嘆
午

茶
，
晚
上
喝
靚
湯
。
當
然
，
下
午
要
在
銅
鑼
灣
莎
莎
店
買
化
妝
品
，

奶
粉
和
小
藥
更
不
可
或
缺
。
雖
然
一
天
下
來
腰
痠
背
痛
，
但
看
到
兩

位
姐
姐
露
出
開
心
的
笑
容
，
我
的
疲
勞
頓
時
煙
消
雲
散
。

每
天
，
成
千
上
萬
的
內
地
遊
客
潮
水
般
來
港
旅
遊
消
費
，
像
表

姐
這
樣
的﹁
三
百
元
團﹂
絕
非
少
數
。
他
們
眼
中
的﹁
東
方
之

珠﹂
會
是
什
麼
樣
的
？
香
港
究
竟
是
什
麼
樣
的﹁
購
物
天
堂﹂
和

﹁
美
食
天
堂﹂
這
的
確
是
個
大
問
題
？
香
港
的
旅
遊
監
管
部
門
是

時
候
出
招
整
頓
一
下
了
！

三百元的香港遊

去
年
歲
暮
，
驚
悉
夏
志
清
先
生
逝
世
，
一
陣
惋

惜
和
不
捨
的
心
情
，
油
然
而
生
。
平
生
不
識
志
清

先
生
，
只
記
得
當
初
捧
讀
他
的
︽
中
國
現
代
小
說

史
︾
時
的
讚
嘆
情
景
；
而
由
他
緬
懷
兄
長
夏
濟
安

的
文
字
中
，
更
令
我
眼
界
一
開
；
他
縷
述
夏
濟
安

對
俗
文
學
的
看
法
那
篇
文
章
，
影
響
我
至
深
。

夏
濟
安
死
時
，
友
儕
編
了
一
本
︽
永
久
的
懷
念
︾
；

志
清
先
生
死
後
，
我
就
渴
望
而
且
堅
信
一
定
會
有
一
部

紀
念
集
。
果
然
，
上
周
赴
台
帶
領
學
生
採
訪﹁
九
合
一

選
舉﹂
時
，
在
書
局
便
見
到
姚
嘉
為
主
編
的
︽
亦
俠
亦

狂
一
書
生
︱
︱
夏
志
清
先
生
紀
念
文
集
︾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二○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
。
剛
出
爐
，
此
真
新

鮮
熱
辣
也
。

快
讀
全
書
，
對
書
名﹁
亦
俠
亦
狂﹂
四
字
確
有
深
刻

體
會
。
其﹁
狂﹂
，
從
王
德
威
一
文
可
見
，
特
援
引
一

段
：﹁

一
會
兒
駐
院
大
夫
進
來
。
夏
先
生
單
刀
直
入
，
開

口
就
是﹃
我
看
我
要
不
行
了
！
大
夫
，
我
還
能
活
多

久
？﹄
大
夫
囁
嚅
着
，﹃
挺
好
的
，
沒
問
題
…
…﹄
夏

先
生
不
耐
煩
了
，﹃
不
用
瞞
我
的
，
我
很
現
代
，
很
科

學
的
，
人
。
不
怕
死
的
，
你
說
，
我
還
能
活
多
久
？﹄

大
夫
無
言
以
對
。
這
會
兒
夏
先
生
乘
勝
追
擊
，
蘇
州
英

語
連
珠
炮
般
出
來
，﹃
死
有
什
麼
關
係
？
不
怕
的
，
你

知
道
我
是
全
世
界
最
有
名
的
中
國
文
學
批
評
家
？
我
寫

了
這
麼
多
偉
大
的
書
，
我
這
麼
偉
大
，
你
們
都
愛
我

的
！
你
看
，
我
早
就
已
經
永
垂
不
朽
了
！﹄﹂

一
句﹁
偉
大﹂
，
一
句﹁
永
垂
不
朽﹂
，
在
在
顯
出

夏
志
清
的
狂
妄
性
格
。
據
說
，
夏
志
清
在
課
堂
講
學

時
，
也
異
常
生
猛
，
講
到
西
部
電
影
牛
仔
拔
槍
對
決

時
，
竟
然﹁
以
身
作
則﹂
，
在
堂
上
擺
出
姿
勢
來
。
一
些
朋
友
聚

會
甚
至
嚴
肅
的
會
議
場
合
，
有
夏
志
清
在
，
一
定
不
會
冷
場
。

他
說
：﹁
我
寫
評
論
，
壞
的
要
罵
一
罵
，
好
的
要
捧
一
捧
，
這

樣
做
人
才
舒
服
。﹂
此
真
快
人
快
語
也
，
而
這
也
是
身
為
評
論
者

的﹁
通
則﹂
，
壞
駡
好
讚
，
誰
個
不
知
？
但
能
做
到
的
，
卻
又
有

幾
人
？

夏
志
清
獨
具
雙
眼
，
堪
稱﹁
文
壇
俠
士﹂
。
他
曾
自
言
平
生
有

三
大﹁
得
意﹂
事
，
發
掘
張
愛
玲
、
錢
鍾
書
是
其
中
兩
件
，
另
一

件
就
是
提
拔
王
德
威
成
為
他
的
接
班
人
。
果
然
，
張
愛
玲
在
他
評

論
之
後
，
成
為
兩
岸
三
地
的
紅
人
；
錢
鍾
書
的
小
說
︽
圍
城
︾
，

也
在
他
的
點
評
後
，
聲
價
益
增
。
至
於
王
德
威
，
滿
懷
才
情
，
也

在
他
的
力
薦
下
，
任
教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
他
曾﹁
威
嚇﹂
哥
大
：

王
德
威
會
被
各
校
爭
聘
，
哈
佛
會
給
他
終
身
職
；
你
們
不
用
他
，

悔
之
晚
矣
。

湯
振
海
在
︿
至
誠
可
愛
的
夏
志
清
先
生
﹀
一
文
中
說
：﹁
︵
夏

志
清
︶
對
於
後
進
後
學
，
總
是
不
乏
援
手
；
接
受
過
他
各
方
面
幫

助
的
年
輕
後
輩
難
以
計
數
，
很
多
時
候
他
都
是
來
者
不
拒
。﹂
既

是
伯
樂
，
又
是
扶
掖
後
進
的﹁
俠
士﹂
，
夏
志
清
確
是
個﹁
可
愛

的
人
物﹂
。

叢
甦
用
幾
個﹁
愛﹂
來
概
括
他
的
人
生
：
愛
書
、
愛
才
、
愛
寫

作
、
愛
學
問
、
愛
朋
友
、
愛
女
人
、
愛
談
笑
、
愛
美
食
、
愛
生

命
。

「我早已經永垂不朽了！」

永
遠
廿
五
歲
的
譚
詠
麟
明
年
將
慶
祝
踏
入
樂
壇
四
十
載
，

︽
歲
月
銀
河
︾
海
報
上
他
容
光
煥
發
，
有
着
新
郎
哥
的
俊
俏

和
活
力
，
大
家
都
在
談
論A

lan

的
年
輕
之
道
。
他
是
得
天

獨
厚
的
，
唱
得
睇
得
又
食
得
。

他
的
成
功
主
要
是
性
格
使
然
，
他
無
比
的
親
和
力
溶
化
身

邊
所
有
人
，
他
從
不
自
視
大
紅
人
，
這
是
那
些
偶
像
歌
手
未
必
做

到
的
。
每
逢
唱
片
推
出
，
他
會
出
現
在
電
台
餐
廳
，
由
早
餐
吃
牛

奶
麥
皮
，
至
黃
昏
吃
牛
腩
撈
麵
，
他
興
致
勃
勃
地
等
訪
問
。
那
次

碰
面
，
他
笑
稱
：﹁
今
天
執
了
廿
八
個
錄
音
，
騎
騎
。﹂A

lan

受

訪
從
不
欺
場
，
總
有
亮
點
，D

J

們
愛
死
他
了
。
我
奇
怪
他
從
不

疲
倦
，
因
為
，
除
了
電
台
，
他
還
會
上
電
視
、
出
報
章
。
他
這
種

放
下
身
段
，
主
動
出
擊
的
態
度
，
誰
可
抗
拒
？

記
得
當
年
，
一
位
初
出
道
的
電
視
編
導
邀
約A

lan

接
受
早
晨

節
目
訪
問
，
早
上
七
時
現
場
直
播
，
身
邊
大
員
提
議
不
如
推
掉
，

因
為
時
間
太
早
，
觀
眾
不
多
，
但
，A

lan

力
排
眾
議
，
問
上
一

句
：﹁
如
果
我
去
，
不
管
我
是
否
有
所
得
着
，
最
重
要
，
這
件
事

可
有
人
會
得
益
？﹂
結
果
他
亮
了
相
，
當
然
編
導
銘
記
於
心
。

A
lan

的
好
人
緣
，
就
是
從
不
計
較
而
來
，
他
信
奉
藝
術
工
作
是
同

坐
一
條
船
，
要
有
互
相
支
援
的
精
神
。

譚
詠
麟
是
唯
一
一
位
榮
獲
兩
次
香
港
電
台
最
高
榮
譽﹁
金
針
獎﹂
的
歌

手
，
一
九
八
八
年
溫
拿
樂
隊
，
一
九
九
六
年
個
人
獲
獎
，
二○

一
五
年
將
獲

頒
香
港
首
個﹁
名
人
堂﹂
榮
譽
，
可
能
，
他
日
將
以﹁
左
麟
右
李﹂
再
獲
殊

榮
。叻

哥
常
笑
言
內
地
十
多
億
人
口
都
欠
了A

lan

，
大
家
都
渴
望
欣
賞
他
的
演

出
。
大
小
縣
市
的
邀
約
，
他
也
視
作
一
種
良
好
的
互
動
和
交
流
，
到
達
後
，

他
會
熱
切
地
找
尋
美
食
，
再
梳
理
一
下
即
可
登
台
，
他
駕
輕
就
熟
，
魅
力
逼

人
，
可
以
唱
出
八
種
譚
詠
麟
的
歌
聲
，
就
算
卅
年
前
的
勁
歌
︽
愛
情
陷
阱
︾

也
會
唱
得
過
癮
，
這
便
是A

lan
T
am

。

最
近
廣
州
舉
行
了
一
個
有
關
譚
詠
麟
在
流
行
樂
壇
發
展
的
音
樂
研
討
會
，

事
前
更
進
行
了
一
個
最
受
歡
迎
譚
詠
麟
的
歌
曲
調
查
，
結
果
︽
一
生
中
最

愛
︾
和
︽
愛
在
深
秋
︾
勝
出
。

如
果A

lan

是
樂
壇
校
長
，
那
麼
剛
舉
行
九
十
歲
壽
辰
派
對
的U

ncle
R
ay

可
算
是
樂
壇
校
監
了
，
他
入
行
六
十
年
是
健
力
士
紀
錄
大
全
中
最
長
壽

D
J

，
他
記
憶
力
驚
人
，
凡
查
詢
任
何
歌
曲
都
可
即
時
將
有
關
資
料
如
數
家
珍

的
說
明
，
更
會
將
它
從
數
以
千
計
的C

D

當
中
找
出
來
，
如
有
神
助
！

U
ncle
R
ay

經
常
行
善
，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星
期
日
他
更
會
跑
到
山
頂
，
參

加
繼
紐
約
、
東
京
、
首
爾
等
大
城
市
，
本
港
第
一
次
舉
行
的﹁
千
個
聖
誕
老

人
慈
善
跑﹂
，
全
力
為
寰
宇
希
望
籌
款
給
老
人
和
小
孩
，
到
時
他
將
會
和
所

有
參
賽
者
一
樣
穿
上
全
身
聖
誕
老
人
服
裝
，
負
責
頒
獎
給
最
年
長
的
健
兒
。

譚
詠
麟
、U

ncle
R
ay

兩
位
樂
壇
神
話
因
善
良
而
長
青
，
無
論
廿
五
還
是

九
十
，
心
中
有
愛
，
一
定
人
見
人
愛
！

香港神話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朋
友
贈
一
書
，
叫
︽
世
事
．
故
事
．
敍
事
︾
，

由
教
育
學
院
講
師
余
慧
明
和
劉
振
國
編
著
，
內
容

是
十
八
個
小
人
物
的
真
實
故
事
，
以
九○

後
年
輕

人
為
主
，
也
有
中
年
、
新
移
民
和
華
僑
，
都
寫
自

己
或
親
人
的
故
事
。

這
文
集
之
出
現
，
是
因
為
作
者
都
參
加
了
一
個
為
大

學
生
設
計
的
敍
事
探
究
課
程
，
通
過
說
故
事
去
了
解
反

思
自
己
的
經
歷
，
同
時
也
去
聆
聽
別
人
的
故
事
。
恕
我

孤
陋
寡
聞
，
原
來
有
人
專
從
事
這
種
研
究
的
，
據
說
還

是
社
會
科
學
的
一
門
功
課
。
我
一
直
以
為
這
種
說
故
事

和
反
思
的
活
動
，
就
叫﹁
文
學﹂
！

我
覺
得
全
書
最
好
看
的
，
還
是
編
者
劉
振
國
那
篇

︽
幾
代
人
的
故
事
︾
，
因
為
其
中
一
段
，
為
我
解
開
了

一
個
多
年
來
的
疑
團
，
就
是
為
甚
麼
人
會
不
辭
而
別
。

作
者
是
個
典
型
的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在
香
港
出
生
的
孩

子
，
父
母
由
內
地
來
港
，
爸
爸
在
港
和
內
地
都
有
個
太

太
，
又
各
有
子
女
，
作
者
就
在
不
易
說
得
清
的
家
庭
關

係
中
長
大
。
從
他
一
路
走
來
的
住
處
，
即
西
營
盤
、
牛
頭
角
、
香

港
仔
和
現
居
的
沙
田
，
就
知
道
是
我
們
一
代
的
故
事
：
透
過
努
力

讀
書
，
由
公
屋
窮
小
子
變
為
中
產
專
業
人
士
。

我
講
的
那
段
，
講
作
者
本
來
在
西
區
的
小
學
唸
書
，
到
四
年
級

時
舉
家
要
搬
到
牛
頭
角
，
即
是
學
期
完
結
他
便
要
轉
校
，
可
他
不

知
道
如
何
跟
幾
個
要
好
的
同
學
道
別
。
暑
假
來
了
，
只
有
突
然
消

失
。
至
今
天
，
這
仍
是
他
未
能
釋
懷
的
遺
憾
。

原
文
是
：﹁
知
道
要
中
途
搬
家
轉
校
這
個
事
實
之
後
，
我
根
本

不
懂
如
何
面
對
，
壓
根
兒
不
知
道
如
何
去
告
訴
我
的
同
學
，
也
不

懂
得
表
達
自
己
的
情
緒
。
幾
個
月
過
去
了
，
直
到
放
暑
假
前
的
一

天
，
我
也
不
懂
得
怎
樣
開
口
把
轉
校
一
事
說
出
來
。
就
是
在
這
樣

沒
有
好
好
道
別
的
情
況
下
，
我
離
開
了
和
自
己
相
處
了
四
年
的
老

師
、
同
學
、
和
幾
個
要
好
的
朋
友
，
也
從
此
跟
他
們
失
去
聯

絡
。﹂
於
是
我
明
白
，
有
些
人
不
辭
而
別
，
原
來
只
是
不
懂
表
達

和
面
對
而
已
，
他
們
也
不
比
無
端
端
不
見
了
個
朋
友
的
人
好
受
。

單
是
讓
讀
者
感
受
到
這
一
點
，
這
書
已
達
到
原
意
了
。

這
書
應
沒
公
開
發
行
，
有
興
趣
的
可
電
教
院
試
試
聯
絡
編
者
。

講 古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既
然
來
到
滋
賀
琵
琶
湖
畔
，
沒
道
理
不
遊
彥

根
城
？！

彥
根
城
是
一
所
位
於
日
本
滋
賀
縣
彥
根
市
金

龜
町
的
古
城
，
也
是
日
本
國
寶
與
國
家
古
蹟
中

僅
存
的
四
座
木
造
城
堡
之
一
，
該
城
完
整
地
保

留
了
江
戶
時
代
以
前
的
築
城
方
式
。

日
本
戰
國
時
代
的
烽
火
幾
乎
蔓
延
全
境
，
因
此
有

相
當
多
的
城
堡
自
十
七
世
紀
留
下
來
，
遍
布
各
地
不

計
其
數
。
不
過
城
堡
的
命
運
各
自
不
同
，
有
些
早
已

因
火
災
、
地
震
、
戰
禍
、
或
是
人
為
拆
除
而
消
失
，

只
存
在
於
史
書
記
錄
，
現
實
世
界
中
完
全
不
見
蹤

影
，
但
也
有
部
分
城
堡
獲
得
良
好
保
存
，
仍
維
持
以

往
的
風
貌
。

如
今
全
日
本
上
百
座
城
堡
中
，
有
十
二
座
保
有
原

本
的
木
造
天
守
閣
，
其
中
四
座
被
指
定
為
國
寶
，
也

就
是
姬
路
城
、
松
本
城
、
犬
山
城
，
以
及
彥
根
城
，

這
四
件
國
寶
亦
合
稱
為
日
本
的
四
大
名
城
。

一
九
五
零
年
，
由
於
日
本
第
一
大
湖
琵
琶
湖
被
指

定
為
國
家
公
園
，
民
眾
選
出
了
琵
琶
湖
八
景
，
其
中

第
七
景﹁
月
明﹂
就
意
指
彥
根
古
城
在
月
光
下
的
美

景
。

玄
宮
園
位
於
彥
根
城
東
北
，
是
一
座
池
泉
周
遊
式
庭
園
，
該

庭
園
以
廣
池
為
中
心
，
而
池
水
是
從
琵
琶
湖
引
水
而
來
，
每
到

了
秋
天
池
水
如
鏡
子
般
裡
倒
映
着
紅
葉
，
艷
麗
無
比
！
池
畔

﹁
鳳
翔
台﹂
是
當
時
彥
根
藩
主
招
待
賓
客
之
客
殿
，
在
這
充
滿

古
意
的
古
代
宮
廷
花
園
欣
賞
着
，
在
這
春
櫻
秋
楓
翩
翩
之
處
站

佇
着
，
在
萬
頃
的
琵
琶
湖
漫
遊
俯
瞰
着
，
真
是
讓
心
欣
喜
不

已
。城

不
在
大
，
富
民
則
名
。
古
詩
諺
：﹁
山
不
在
高
，
有
仙
則

名
；
水
不
在
深
，
有
龍
則
靈
。﹂
彥
根
城
的
精
華
，
也
不
在
於

天
守
閣
的
規
模
，
那
股
和
諧
古
樸
的
韻
味
，
是
許
多
觀
光
名
城

難
以
蘊
藏
的
。
作
為
古
時
統
治
的
權
力
核
心
，
立
於
山
、
見
於

水
、
富
於
民
的
彥
根
，
也
讓
旅
人
重
新
了
解
，
同
為
戰
國
古

堡
，
卻
也
能
散
發
出
截
然
不
同
的
魅
力
呢
！

國寶彥根城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一天下午，悠閒的我信步走出所住的聖．約瑟
夫賓館（Hotel St. Josef），沿着一座高架橋下面
的圍牆行走。在那裡，我目睹了塗鴉文化的宏大
氣勢：綿延數公里的高牆上被塗滿了各種字母和
圖案，或簡單，或複雜；或具體，或抽象；或鮮
艷，或僅有沉鬱的黑色。圖案面積之大，堪稱壯
闊，足以讓人產生崇高之感。那些貌似無意義的
圖案片段頗有先鋒意味，它們的存在使我想起了
一個事實：在離我居住的賓館不遠的地方，一家
看上去很平常的咖啡館是先鋒派文人的聚會之
所，裡面曾活躍着達達主義者（Dadaist）特里斯
坦．查拉、漢斯．阿爾普、理查德．胡森貝克的
身影。
塗鴉延續了達達主義蔑視權威的傳統，具有天
生的草根品格：恰如網絡文學，它們洋溢着自我
抒發的狂歡精神。大面積史詩般的塗鴉與周圍的
建築、綠樹、道路、行人共存，展示了異質共生
的現實圖景。它們於沉默中敞開了我要言說的生
態真理。在我的講座中，差異原則化身為文字和
聲音：從中國早期生態論文的作者陳封懷先生到
1979年發表《論「生態危機」》的唐仲篪和夏偉
生講授，再到當下活躍的生態學者曾繁仁、余謀
昌、魯樞元、王諾、程相占、宋麗麗、胡志紅、
劉蓓、韋清崎；由白居易到冰心、陳大白、聞一
多，再到牛漢、徐剛、于沙、吉狄馬加、馬永
波、華海、吉小吉、沈葦、安靜、阿紅（侯良

學）、姜長榮等眾多生態詩人；凡為守護生命盡
過力的寫作者，都會在我的PPT中匯聚，加入我
心目中的綠色家族。
在沒有其他安排的情況下，洪安瑞教授都會出

現在講座現場，邊聽邊認真地做筆記。頭髮半白
的她來自德國，思路也體現了日耳曼式的嚴謹，
喜歡直言不諱地發表意見。作為德里達哲學的愛
好者，她尤其喜歡強調差異原則。有一次，我不
小心說出了「不足」之類字句，立刻激起了她論
戰的興趣：「應該說差異。不足是等級主義的表
述，暗示某些事物處於較低的位置」。不過，在
隨後的午餐討論中，思路嚴謹的她也開始談到
「五四文學的局限」。這為我提供了論辯的機
會：「既然只存在差異，又怎能談論局限呢？」
她後退一步：「在某些情況下，我們還是可以這
樣說話的。」聞聽此言，我只能笑而不語。
不過，這是我熟悉的「棋局」。類似的邏輯博

弈已在我心中進行過無數次。早在2007年，我就
寫下了《歐洲為什麼彷徨？》一文，揭示形式多
元主義之軟肋：受制於泛化了的遊戲規則，無法
進行實質性的價值評估。事實上，差異原則需要
更具體的支撐。在我看來，胡塞爾倡導的主體間
性原則便是很好的理論候選，特別適合運用到生
態主義的話語實踐中：萬物共生的根本方式不是
主體對客體的單向征服，而是主體間的交流－博
弈－共生。出於這樣的認知，我把講座的名稱定

為《主體間性與生態文化》。在講生態文學時，
我列舉了冰心發表於1921年的詩：

花兒低低的對看花的人說
少顧念我罷
我的朋友!
讓我自己安靜着
開放着
你們的愛
是我的煩擾！

——（《繁星》第89）
與詠物詩中的客體不同，冰心的「花」不是人
類內心情感的隱喻。它是獨立的個體，需要自己
的空間。於是，沉默的自然開始說話。它向人類
發出呼喚，要求人類響應。在冰心這裡，五四時
期有關個性解放的籲求業已擴展為自然事物的獨
立宣言。正如華茲華斯的創作經歷了從「紅」
（革命）到「綠」（生態）的過程，中國生態文
化的建構者也深受啟蒙思路的影響。在五四時
期，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就開始延伸到了自然
界。此後，救亡、戰事、鬥爭哲學的主導地位打
斷了這個線索。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倡導
愛的人道主義逐漸興起，生態文化才開始復甦和
振興。以此為線索，我全面介紹了中國的生態文
化界，並與洪安瑞教授等人進行了細緻的討論。
對於主體間性原則，熱愛差異的他們均表示贊
同。事實上，他們事先印好的海報就以《主體間
性與生態理論》(Intersubjectivity and Eco-theory)
為標題。如此的默契使我心中湧現出一個古意盎
然的句子：「道相同，何遠之有？」
在主持生態文化工作室期間，我曾隨來自瑞

士、日本、德國、中國的師生攀登位於采爾馬特
的阿爾卑斯山脈。乘火車去采爾馬特小城的路
上，不時看到坐落於自然之境中的傳統木屋。到

了采爾馬特，馬路兩旁裝飾着木板的小樓無聲地
闡釋敬畏自然的美學。在鎮中心最顯眼的地方，
供鳥兒飲水的木槽靜靜地等待那些飛來飛去的生
靈。正值當地的秋季，山上的樹木一片金黃，泉
水在石縫間奔流，山頂卻已白雪皚皚。在山腰
上，介紹土撥鼠和山鷹的木牌不時出現，提醒我
們尊重這裡的主人。這裡的藍天之下沒有傳說中
的神祇和精靈，只有岩石、草木、溪流、土撥
鼠、鷹和無數沒有顯身的生命。它們是這裡的主
人，是差異遊戲的主要參與者。在它們中間，一
些質樸的木屋謙卑地站着，盡可能融入自然之
中。置身於這樣的景色中，我想起了海德格爾的
詩歌：

森林伸展，
溪流衝擊，
岩石固守，
霧靄瀰漫。

草原等待，
泉水湧出，
風駐留，
神之祝福在冥思。

差異之美與其他

百
家
廊

王
曉
鏵

香
港
教
育
局
一
直
致
力
推
動
兩
文
三

語
，
大
約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開
始
為
了
配
合

教
學
語
言﹁
微
調﹂
方
案
，
在
中
學
推
行

了﹁
優
化
提
升
英
語
水
平
計
劃﹂
，
各
中

學
接
受
政
府
差
不
多
百
萬
元
資
助
，
營
造

﹁
英
語
校
園﹂
。
學
校
得
到
額
外
資
源
，
優
化

英
語
學
習
環
境
，
包
括
英
語
周
、
英
語
話
劇
、

英
語
閱
讀
閣
等
。

大
衛
．
庫
伯
在
他
的
著
作
︽
體
驗
學
習
：
體

驗
︱
︱
學
習
發
展
的
源
泉
︾
中
提
出
了
頗
具
影

響
力
的
體
驗
學
習
概
念
。
體
驗
學
習
就
是
具
體

地
實
踐
，
加
以
反
思
，
再
把
抽
象
概
念
運
用
。

這
是
一
個
極
重
要
的
學
習
理
論
。
如
果
現
在
學

駕
車
，
你
只
可
以
從
旁
觀
察
，
抄
筆
記
，
但
不

准
你
親
身
練
習
，
這
樣
的
學
習
方
法
，
不
論
學

多
久
，
你
也
不
會
學
懂
駕
車
的
。
只
有
從
體
驗

中
學
習
，
才
能
把
知
識
真
正
地
建
構
起
來
。
要

更
了
解
體
驗
學
習
的
概
念
，
可
先
了
解
與
之
相

反
的
學
習
法
，
就
是
傳
統
式
教
學
法
，
也
是
說

教
式
的
教
學
，
老
師
以
演
講
或
授
課
的
方
式
傳

達
資
訊
給
學
生
，
這
是
一
種
被
動
的
學
習
方

式
，
學
生
不
會
被
要
求
去
檢
視
自
己
的
感
受
、

想
法
及
領
悟
等
等
，
難
以
達
到
把
知
識
內
化
的

成
效
。

除
體
驗
式
學
習
外
，
針
對
提
升
語
文
水
平
的
，
還
有
營

造
豐
富
語
言
環
境
。
語
文
教
育
及
研
究
常
務
委
員
會
︵
語

常
會
︶
二
零
零
三
年
發
表
報
告
，
有
關
如
何
營
造
豐
富
語

言
環
境
，
當
中
包
括
兩
個
要
點
，
一
是
加
強
學
生
學
習
英

語
的
動
機
和
興
趣
，
讓
所
有
學
生
明
白
學
好
英
語
有
助
他

們
與
更
多
不
同
的
人
士
溝
通
。
學
生
對
學
習
英
語
感
到
興

趣
，
對
就
業
和
升
學
均
有
所
裨
益
，
亦
使
他
們
的
個
人
生

活
增
添
更
多
樂
趣
。
其
二
，
是
擴
闊
學
生
的
學
習
空
間
，

包
括
有
效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靈
活
的
課
程
策
劃
及
時
間
編

排
，
以
方
便
學
生
進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和
課
外
活
動
，
以
及

有
效
的
資
源
分
配
。

時
至
今
日
，
各
校
受
惠
於﹁
優
化
提
升
英
語
水
平
計

劃﹂
撥
款
資
助
，
校
內
英
語
活
動
得
以
百
花
齊
放
。
譬
如

今
個
學
年
，
庇
理
羅
士
女
子
中
學
舉
辦
英
語
周
，
就
請
來

十
二
位
活
潑
的
外
籍
導
師
，
與
學
生
們
一
起
進
行
遊
戲
，

輕
鬆
地
實
踐
英
語
交
流
體
驗
，
同
時
提
升
學
生
對
學
習
英

語
的
興
趣
，
方
法
值
得
大
家
參
考
。

「英語校園」 思旋
天地
思 旋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

——一個中國生態主義者的瑞士之旅（下）

■讀罷這書，你一定愛上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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